
本世纪以来
,

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使知识结构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

尤其是
“

三论
”
的方法

使知识的重建和整合成为可能
。

正是在此背景下
,

众多新型科学相继产生
,

从三十年代到今天为止
,

传播学 已成为众多学科中最有魅力的学科之一
,

由于该学科的综合性质对它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涉

及到心理学
、

社会学
、

语 言学
、

人类文化学
、

历史学等众多的领域
,

而现代新型学科的方法特别是系

统论的方法
,

又给传播学提供 了无限发展的可能性
。

传播学结构上的整体性预示了它是诸多系统的

统一
。

在这个系统 中
,

意义能否实现
,

在传播学中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

对意义的分析将涉及

到意义的裁体
-

一一符号问题
,

本文拟以从社会学的角度考虑符号的社会根源和性质
,

从而展示它为

传播学所提供的前提和结构框架
。

符号问题是近代诸多学科集 中关心的问题
。

自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 》中提

出建立
“

符号学
”

以来
,

米德及布罗默将符号运用到社会学中
,

并创立了社会学符号
;
卡西尔及苏珊

·

朗格将符号运用到美学 中
,

创立了
“

符号学美学
” ; 列维一斯特劳斯将符号学运用到文化人类学

中
,

从而建立了结构主 义人类学
。

尤其是符号
一

学与结构学的结合趋势
,

使符号的意义显示了巨大的

潜能
,

正因为如此
,

考察符号的社会性质对传播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

传播学作为新型的学科
,

从它产生起就显示了与社会学的密切联系
,

无论是传播模式的型态还是传播学理论的框架
,

都依赖

社会学的完善和发展
,

而社会学的核心集中在人与人组成的社会如何相互沟通和理解 的间题上
,

即

符号问题上
。

这样
.

社会学就给传播学提供了文化 卜的前提
。

对任何符
一

号的界定都离不开符号的社会性成因
,

符号生成的历 史只有在人类社会中才能找到

正确的答案
。

对此问题完整的解答不仅依靠语言文字正式的记载
,

还要追溯到语言文字产 主
一

前原始

思维方法下的文化特征
。 .

十分显然
,

人类自语言产生后的文明要比原始思维状态下的历史短得多
。

从性质上看
,

各民族文化的高度发展都要经历这个阶段
,

尽管它们的表现形态各不相同
,

但它根本

区别
一

于逻辑思维
,

逻辑思维无疑是人类文化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

尤其它是伴随着自然科学认识自

然规律卓有成效后才相对独立发展起来
,

原始思维及其产物一
一 原始文化的基质不是理性而是情

感
,

它不服从逻辑的法则而是以情感为动力
,

神话就是它们生命一一 自然一体化的产物
。

与此相关
,

神的确立意 味着宗教有了确切的内容
,

神话和宗教是原始思维最有代表性的两种活动
,

在此 问题

上
,

泰勒和弗雷泽分别从人类文化学作过深刻的论述
。

在语言发展以前
,

神话和宗教的符号性质直

接贯穿在原始人生命一一 自然一体化中
,

而语言的产生
,

则标志着人类思想史上的革命
,

语言的产

生即是人与动物 区别的水久界限
,

又是文明真正诞生的里程碑
。

因为语言标志着人类对外在 世界抽

象的开始
,

原始的感情 为清晰的逻辑结构所代替
,

重要的是观念已成为衡量外界及 自身的尺度
。

毫

无疑问
,

语言使主客体不分的原始状态第一次划清了界限
。

语言的语 音记号是沟通主客体的桥梁
,

语言一方面代表 了所形成的观念的客观性
,

另一方面又代表 了
`

主体的心灵状态
,

没有这种中介性质

概念和思想的形成都无法想象
,

语言意味包含了对象及主体的综合
。

这样
,

语言的中介性质也体现

在它的符号特征上
, “

在这个新的语言符号中
,

印象的世界获得了一种全新的
`

恒定性
’ ,

因为它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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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r 新的理智构架
。

通过以语词对一定内容进行的区分和固定
,

不仅透过内容标示了确定的理智性质

而且实际上赋 于这些内容一种性质
,

由 于这些性质
,

内容已经超出 了所谓感觉性质的纯粹直接性
,

这样一来
,

语言就成为人类精神的基本工具之一 通过它
,

我们人纯粹感觉的世界前进列直觉和观

念的世界
。

它包含着后来在各种科学慨念的形成过程中以及它们的形式的逻辑统 一性显示出来的

理智作用的萌芽
” 。

①符号的意义集中体现在它的抽象和概括 仁
,

即通过符号
,

我们能够理解外在的

世界和我们的意识本身
,

语言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 许号
,

听以
.

对符号的界定就预示 了它与意义的

联系
,

符号不仅仅是一种物的形态
,

它与意识的联系也就规定了它的价值
.
“

在心灵的内在发展过程

中
,

获得符号真正构成 了认识事物客观本质的必不 可少的第一步… …通过 与内容相关联的记号
,

内

容自身获得了新的永存
。

这是因为相对于具体意识内容的实际流动来说
,

记号具有一种确定的观念

的意义
,

这种意义本身是持久
。

… …它作为
一 个整体的代表

,

作为潜在 内容的集合体而常存
。

此外
,

它 代表着最根本的
`

共相 ”
, 。

②总之
,

思想的表达和接受都是通过语言符号来完成的
,

不仅语 言如

此
,

人文科学中的其他的领域
,

象艺术
、

历史
、

科学无不是将心灵的特定的领域符号化
.

因此
.

符号就

不仅仅是一种结构问题
,

也是结构建构活动中的功能问题
,

在这里
,

功能的意义体现在它创造和构

形的力量上
,

这个过程显示出心灵的巨大能量
,

它使原本的存在获得 了确定的意 义
,

各门科学如屠

言
、

艺术
、

历史都能追逆到各 自的根源
。 “

每一种功能都创造出自己的符号
,

这些符号形式即使不与

理智符号相似
,

至少也作为人类精神的产物而与理智符号享有同等地位
。

这些符号形式中没有一种

能简单地还原为其它形式
,

或由其经形式衍伸出来
,

每一种形式都选定一特殊的角度
,

在其中并通

过它构成 自己的
`

实在
’

方面
。

它们不是一独立的实在在其中向人类精神显现 自身的种种不同方式
,

而是 人类精神迈向其客观化
,

即自我显现的诸条道路
。 ”

③认识 的历史确凿无疑地证明文化不断进

化的过程
,

这个过程最终体现在人认识对象世界深刻和 自身的丰富上
,

而这个过程则体现在符号的

创造
_

上
,

符号的意义 则意味着人类 解释对象世界及 自身
,

它们的共同的根源都出人类探索 自然及

心灵奥秘的企图上
。

这样
,

功能的意义就联系到人最深刻的本质上
,

在这里
,

我们才能找到功能作用

的真正功力
, “

人的突出特征
,

人与众不同的标志
,

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
,

而是人的劳作 ( W or k ,
,

正是这种劳作
,

正是这种人类活动体系
,

规定和划定了
`

人性
夕

的圆周
。

… …

它是人的最高力量
,

同时也标示了我们人类世界
一

与自然界的天然的分界线
。

在语言
、

宗教
、

艺术
、

科

学中
,

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建造他自己的宇宙一一一个使人类经验能够被他所理解
、

联结和组织
、

综

合化和普通化的符 号的宇宙
。 ’ ,

④一旦界定出人的特征就在于符号的创造上
,

那么
,

对人的理解就为

广大和文化科学的理解提供了一条可靠的途径
,

符号最终的意义植根于人认识和解释世界的天性

之中
.

符号 系统建构了可以理解的世界
,

人通过符 号才能体会到人所具有意义和使命
。

本世纪初
,

美国社会学家米德和布罗默在社会学中进一步发展了符号理论并创立 了符 号互动

主义
,

其理论认为社会是人 与人互动结果
,

人
一

与人的群体构成人类思想
、

意识及行为的根木
,

社会交

往中的媒介就是符号
.

创造符号是人类最基本的能力
。

在符号系统中
,

人类表达 自身并通过符号为

他人所接受
,

社会结构就建立在符号为中介的互动关系中
,

毫无疑问
,

社会符号学 为传播学提供了

社会学的方法论
,

正如黑格示所论 ; “

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
,

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慨念
。

方法和内容

的区别
,

只在于概念的各环节
,

即使就它们本身
,

就它们的规定性来说
,

也表现为概念的全体
。 ”

⑤这

意味着社会学的基本规定与传播学的内容不是相对立
,

而是社会学在不断将 自己特殊化
,

在结果中

仍清晰地保持 自身的共性
。

反之
,

传播学作为更具体的学科
,

它也将社会的普遍性包含 自身
。

不言

而喻
,

传播学研究的对象不同于社会学
,

但传播学本身体现的符号特征也是 十分明显的
。

无沦什么

样传播模式
.

无论什 么洋的传播理论构架
,

从结构 卜来区分都可分为传播者
、

受众及信息
,

其 中
,

前

两者又可以抽 象为具有意识 的主体
,

后者则为固定意义的 载体— 符 号 (包括非语言符号 )
,

这样



一来
,

传播学的理论则可以概括为共同文化根基下的人通过符号交流的理论
,

所以
,

传播学的理论

构架就有人文科学的一般的规定性
,

即传播学的结构受该结构的
“

前结构
”

的制约
,

从更大的范围来

看
,

社会学构成了系统的
“
能指

” ,

而传播学构成了
“

所指
” ,

前者具有内容及意义的层次
,

后者则构成

了形式及表达的层面
,

传播学得以实现的基础是在传播前共同文化背景一
一

语言
、

心理
、

社会
、

逻辑

等因素使传播者和观众达成
“

共时
” ,

即潜伏在人类心灵底层的功能力量
,

这种功能力量普遍地植根

于各 民族的文化模式 中
,

尽管不同的社会背景 (包括政治
、

经济
、

历史 )等因素的影响
,

共同的社会心

理集中体现在符号的创造上
,

它不是操作意义上的符号
,

而是各种功能把握对象世界使对象世界成

为可以理解的不同方式
。

不难想象
,

如果人类在社会中根本就没有心理上共同的默契
,

那么
,

任何科

学的成立都不可能的
,

正因为符号活动植根于人类的天性
,

符号再现也就对心灵的共认和复现
,

只

有在此意义上
,

才有意义的产生
,

也只有在此意义上
,

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才能获得更为深远的意

义
。

最后
,

在此意义上才能找到传播学得以产生
、

发展的理论根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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